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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
放在它嘴里，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说
山里的花已开了。”这是冯雪峰作为“湖
畔诗人”时所写的诗。1937 年 12 月，冯雪
峰在时隔九年多后再次回到了家乡义
乌。此行主要是为了创作以红军长征为
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从 1937 年
12 月至 1941 年 2 月间，他在家乡度过了
三年多时间。

1941 年初，“皖南事变”突发，国共关
系再度紧张。2 月，赤岸一位在金华报馆
工作的朱姓青年给“冯福春”写了一封
信，信中告知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
查封”一事。此信恰好被驻金华的国民党
宪兵在“邮检”时查获，朱姓青年被国民
党宪兵抓捕，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国民党
宪兵又直扑神坛村抓人。

敌人抓走了冯雪峰，最后将他关押
在了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禁闭所。因冯染
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又被担架抬
到了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
班”。1941 年 6 月，冯雪峰患上了肋骨结
核，被迫由“特训班”外科医生的难友
毛鹏仙用刻图章的小刻刀为他划破伤
口挤脓。由于小刀和代纱布用的破布没
有条件消毒，长期流脓不止。

冯雪峰被捕后，受到了党中央的关
注 。1941 年 8 月 12 日 ，毛 泽 东 邀 请 萧
军 、王 德 芬 夫 妇 ，罗 烽 、白 朗 夫 妇 ，艾
青、韦嫈夫妇以及舒群等一批新到延安
的作家前往杨家岭的窑洞做客、叙谈。

临近中午时分，在谈话快要结束时，
萧军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
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向毛泽
东急切提议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
在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央组织
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
问道：“有人营救过没有？”得到的回答
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讲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
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
出的巨大贡献。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他又
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
并肩战斗的业绩等。

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立即指
示陈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一定要尽
快营救冯雪峰!”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
了一顿午餐。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
的准备发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
泽东审阅。电报内容大意是让南方局尽
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看
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把这个决定电告
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

在南方局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发自
延安的电报后，即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
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出面营救。

胡秋原时任《中央日报》副总主笔，
他欣然接受了董必武的委托，给管辖上
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
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昔日文友冯雪峰的
电报。

因冯雪峰以“冯福春”之名关押，在
被关押的人员中并无发现叫“冯雪峰”的
人，因此营救未果。冯雪峰最后由在杭州
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郭静唐、《前
线日报》主编宦乡作担保，以“保外就医”
之名逃离了集中营。

1943 年 6 月，冯雪峰辗转到重庆。
当他步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现在周
恩来面前时，周恩来张开双臂紧紧地拥
抱了他。冯雪峰来到重庆后，即在周恩
来的指示下，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
加“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的活动，再写些文章，并以个人名义做
些统战工作。

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与冯雪峰交往二三事

一座古祠堂，坐落在瑞金市
云石山乡田心村的郊野，淹没在
一片稻田和树林里，正门上面写
着的“云石山侣玉公祠”，白底黑
字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格外突
兀。祠堂前有块晒坪，晒坪前是一
口半月形的水塘，四周长满了荒
草，而在祠堂左前方的石碑上，镌
刻有“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云
石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
的字样，彰显着这座古祠堂的与
众不同。

听到有人到访，负责管理侣
玉公祠的梁师傅匆匆赶到了现
场，为记者打开了大门，并介绍了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基本情
况。侣玉公祠平面为两堂两横式，
呈“凹”字形布局，是一幢建于清
末的二层土木结构建筑。在屋内
正厅两侧的白墙上，陈列着马克
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办学历史、班
级设置、出版教材等内容。在介绍
校领导的文字资料上写有“任弼
时、张闻天、李维汉先后任校长，
杨尚昆、董必武、冯雪峰先后任副
校长”，学校的教员一栏中写有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邓颖
超、成仿吾、冯雪峰”等。

是的，就在红都瑞金，在马
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工作期间，同
为教员的毛泽东和冯雪峰接触
频繁，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又一
起踏上长征路，走过了难忘的革
命岁月……

编者按：90年前，冯雪峰离开上海抵达瑞金，不但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与他并肩战斗，还成为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军事围剿的艰难岁

月，冯雪峰跟随毛泽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共越雄关险隘。到达陕北后，冯雪峰又肩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上海开展

工作。近日，我们通过实地采访，追忆当年发生的往事。

1933年底，冯雪峰根据党组织的安排，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走上了一条秘密交通
线，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就
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
身）的教务主任，在校长张闻天的领导下工
作（副校长为董必武）。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
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1933年3月13
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及广泛传播
马克思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局在瑞金市叶
坪乡洋溪村刘氏私祠创办了这所学校。后
因敌机轰炸频繁，在洋溪村只办学一个多
月，即于当年4月下旬迁至瑞金黄竹堪下
新厅村（旧址已毁）。1934年7月下旬，瑞金
又遭敌机轰炸，学校再迁至云石山乡田心
村的侣玉公祠办学。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1934 年初，
在外地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为筹备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
苏大”），回到了瑞金沙洲坝。1 月 22 日下
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瑞金沙洲坝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
举行，冯雪峰参加了这次会议。也在这个时
候，冯雪峰见到了毛泽东。

庄严雄伟、气势恢宏的中央政府大礼
堂静静地伫立在参天古树下，大门上书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 个
大红字。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设有几尊蜡
像，再现了当年开会时的场景，仿佛将人们
带回了“二苏大”召开时的激情时刻，聆听
毛泽东致开幕词和长篇报告时的情景。毛
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在会上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
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
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工作任务。

这也是冯雪峰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早接
触。大会闭幕后，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
央执行委员。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冯雪峰具体
负责教学计划的安排实施和日常行政事
务，同时也是教员，为3个班的学员授课。他
在授课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
动具体，别开生面，深受学员欢迎。当有的
学员受人煽动攻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时，
他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使一些
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可能产生的偏向。

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刘有棋曾

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学校时，冯雪峰的课
讲得很好，上课态度也很好，专门讲党性的。
那个时候，冯雪峰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天天穿
着非常普通的衣服。”

冯雪峰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初任教务
主任时，校址设在大埠村黄竹堪下。毛泽东住
在沙洲坝，两者之间相距不远，见面的次数和
沟通的机会较多。在毛泽东的住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的围墙
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而葱茏的樟树。走进毛泽
东同志旧居，里面陈设有木床、桌椅、笔砚等
简单的生活和办公用品。

冯雪峰与毛泽东在瑞金的见面时间虽然
不长，但他们彼此已有较多的了解。“早在第
一次大革命期间，我在广州工作，就已经读到
了你写的新诗，《湖畔》诗写得很好，很喜欢。
我曾托身边工作的熟人打听你的下落，准备
带口信给你，希望你能到南方来，与我一起工
作。”毛泽东初见冯雪峰时即回忆起了当年的
情景，颇有几分相见恨晚之感。

当年，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部长，而冯雪峰被誉为“湖畔诗人”。1922
年，冯雪峰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的
诗集《湖畔》，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成为中国
现代最早的新诗诗集之一，在当时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而在毛泽东到广州工作之前，毛泽
东、何叔衡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也曾致信
向应修人索要过诗集三十本。

在瑞金沙洲坝期间，冯雪峰主动接近毛
泽东。

在灰暗的油灯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
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
倾听着冯雪峰的谈话。以诗会友，两位早已从精
神上、思想上建立了契合关系的朋友一见面，很
快就唤起了双方情感上的共鸣，无话不谈。

因为都爱好诗文，对文艺感兴趣，在此后
的一段日子里，有时毛泽东约冯雪峰到他那
里，有时毛泽东自己踱到冯雪峰的住处来，两
个人你来我往，彼此天南海北、从古至今地聊
着，能说到小半夜。村外的田埂边，也是他们
促膝谈心的地方。冯雪峰所在的中央党校杀
了猪，他就请毛泽东来会餐；当发了津贴，两
个人就一道下馆子。

冯雪峰最深层的气质是诗人。“不读新
诗，又对新诗期望很高”的毛泽东，对冯的新
诗赞赏有加。此外，冯雪峰的杂文也曾得到毛
泽东的赞赏。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冯雪
峰也在重庆。9月上旬，毛泽东特意抽出时间
与冯雪峰交谈，当面称赞了冯雪峰的著作《乡
风与市风》《真实之歌》。

双方当时谈了很多，后因毛泽东还有活
动，冯雪峰向他告辞后，正好碰到汤逊安（在
重庆从事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冯雪峰告诉
汤逊安：“我刚从山上回来，毛主席约我谈了
许多话，想不到主席竟然看过我最近发表的

《奴隶与奴隶主义》，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诗文结深情

毛泽东知道冯雪峰很早就从事文学工
作，对他所熟悉的文化领域非常关注，特别
是对他这个沟通党和鲁迅的关系的人更是
尊重。因此，在瑞金的日子，毛泽东与冯雪
峰谈论最多的是鲁迅。

毛泽东知道，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
跟鲁迅接触比较多，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
一天，他亲自来到冯雪峰住处，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
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于是，冯雪峰趁此机会向毛泽东汇报
了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并
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对鲁
迅的事情，毛泽东听得尤其聚精会神——
冯雪峰也是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
的人。

毛泽东并未和鲁迅先生见面，但他早
就知道了鲁迅。毛泽东曾遗憾地跟冯雪峰
说：“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弄新文学的
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但
唯独没见过鲁迅。”他对鲁迅的了解完全是

书面上的，他很佩服鲁迅的战斗精神，认为自
己和鲁迅在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虽然没有见过鲁迅，但是他从鲁
迅的作品中，从冯雪峰对鲁迅的介绍中认识
了鲁迅。冯雪峰是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精神联
系的纽带。

毛泽东说，自己很早就读过鲁迅的《狂人
日记》《阿Q正传》等，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
很多人看不到群众的要求，对群众的要求不
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他还
询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又写了些什么？他对
鲁迅的身体状况，以及结交的友人和生活习
惯等，都会多次问起。在“二苏大”结束后，毛
泽东还向冯雪峰进一步详细询问了党在上海
的工作和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等。

在瑞金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冯雪峰
朝夕相处，经常一起散步交谈，畅谈文学、诗
歌，以及上海文艺界的活动等，接触相当频
繁。在谈到“左联”时，冯雪峰曾出题目请鲁迅
做文章，毛泽东对此感到惊讶，用质疑的口吻
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

比出题目更好吗？”
冯雪峰告知毛泽东，有人主张想请鲁迅到

苏区来。毛泽东同意冯雪峰的看法，认为“鲁迅
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冯雪峰又聊到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
绝到苏联去的想法，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
一枪两枪。毛泽东听了很感动，说：“这才是实
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
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
是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
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
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是民族的伟
大品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4年5月，董必武调任中央苏区最高
法院院长，冯雪峰接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校长则由罗迈
（李维汉）担任。

1934年7月下旬，瑞金遭敌机轰炸后，为
安全起见，所有原驻沙洲坝的中央领导机关
都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附近。其中，临时
中央政府迁驻云石山的云山古寺内，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迁往云石山乡田心村的侣玉公
祠办学。

云石山高不足百米，方圆不足一千平方
米，四面多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百余阶的石
板小道弯曲通行，密密实实的树木枝叶，几乎
完全覆盖了整座山体。山上有两道厚实坚固
的石门，一前一后把守着去路，颇具“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临时中央政府迁至云石山后，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人民
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一同搬到了云石山上的这
座呈半“工”字形的云山古寺内办公和居住。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迁驻侣玉公祠后，
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即使在敌机轰炸的环境
条件下也没有中止。侣玉公祠与云山古寺的
距离不远，每当毛泽东、张闻天回到云山古
寺，冯雪峰便赶往云石山，将自己所知道的现
状告知他们，与他们探讨局势，研究策略。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的开办时间
约20个月，其中冯雪峰任职的时间占一半。
虽然在学校的工作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广
泛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使一大批
干部经过学校的学习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
为苏维埃运动的骨干力量，为保障革命战争
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

彻夜谈鲁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
旧址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而葱茏
的樟树。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内陈列的部
分教员。

地处云石山乡田心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地处云石山乡田心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

耸立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内的雕塑。


